
建筑业数智化转型的“三局答卷”
本报记者 张翀

10 月 27 日，在 2026 国际（武汉）智能建造产业博览会期

间，中建三局专著《筑基未来》发布。这部约 16.8 万字的著作，

由天工数智研究院创作，系统梳理了中建三局二十余年来在

管理数字化、建造智能化与产业互联网融合方面的探索。这

不仅是一家企业的转型实录，更是中国建筑业迈向高质量发

展的方法论样本。

《筑基未来》分管理数字化、建造智能化、产业互联网三篇，

从六个维度勾勒转型图景：以标准化筑基、信息化固本驱动管

理变革；以平台化履约推动组织变革；以“五化一体”及智能建

造体系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以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产品与产业升

级；以产业互联网重塑生态链与行业价值；以数字资产化孵化

数字产业。六个维度层层递进，既有顶层理念，也有落地路径。

这本书的价值，首在“实”。它未停留于概念空转，而是把

二十余年的探索沉淀为可复制的经验。书中提出的“数字链

接、智慧赋能、价值重塑”理念，贯穿转型全程；由此形成的“三

局好方案、三局好产品、三局好产业”新范式，为行业提供了看

得见的参考答案。

更值得关注的，是转型中“人”的位置始终清晰。建筑业

数智化转型，归根结底要让一线建设者从繁重、高危、重复的

劳动中解放出来。当智能装备接管高空作业，当数据平台串

联千里工地，建设者的角色正从“出力”走向“出智”。这正是

全书最温情的启示：技术向前，人更要向前。面对智能建造加

速演进的窗口期，《筑基未来》更像一份面向未来的邀约——

把实践摊开在行业面前，邀请更多企业、更多建设者共同作

答。从“建造”到“智造”，一字之变，是发展方式的根本重构。

唯有把每一步都踩在“实”字上，才能为行业的明天真正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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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亿豪

10 月 9 日，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

授楼宇烈逝世。今日重读先生的文字，传承

其志思，以此表达对先生的深切缅怀。由孔

学堂书局、国文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楼宇烈人

文四书》，是楼宇烈生前亲自审定的一套系统

解读中国人文智慧精髓的皇皇巨著，也是其

毕生治学心力所聚的遗世之作，凝结了他治

学 传 道 的 核 心 精 神 与“ 深 入 浅 出 ”的 讲 学

宗旨。

楼宇烈的志思得以形成，源自他痛心疾

首于当代世道人心之困：传统文化难以在当

下普及；人们在逐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国人

在文明交融中迷失自我。围绕现实困境，他

的思考展开为：一个鲜明特征、三种思维方式

及四个功夫指向。说到底，他的旨趣在于回

答“愉快而通透的人生何以可能”，即如何真

正做到“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自己找烦恼”。

人文化成：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

楼宇烈常说，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质是

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这种人文精神有两个特点：一是“上薄拜神

教，下防拜物教”，人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

物的奴隶；二是强调礼乐教化，以文明而非武

力使人各得其所。人活在世间，当然要穿衣

吃饭，要就业养家，更要立己达人，但不能把

手段当目的。物是为人所用的，人不能反过

来被物所用。

他在书中反复提醒，中国文化的根本精

神是“为己之学”，读书、学艺、做人，乃至工

作，都是为了完善自己、修养自己、提升自己，

而不是做给别人看，也不是追名逐利。对普

通劳动者而言，这句话并不遥远：把分内事做

好，把日子过稳，把心放平，提升自身的心性

修为，就是最实在的人文修养。

思维方式：待人接物的底层逻辑

楼宇烈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归纳为三

点：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它们既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也是待人接物的底

层逻辑。

整体关联，揭示世间万物相互关联，彼此

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转化。动态

平衡，意在表达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要随

时、随地、随条件调整。平衡不是“你百分之

五十、我百分之五十”的机械二分，科学的管

理也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而要因人

任职、知人善任。自然合理，所谓自然，即事

物 的 本 性 ，只 有 符 合 事 物 本 性 的 才 是 合 理

的。教育焦虑、工作焦虑，恰恰来自对人与物

的自然本性把握不够，进而或随波逐流、或僵

化施策。照此而行，既做不成事情，也浪费资

源，更阻碍伟大事业的向前推进。

功夫指向：修养身心的根本途径

楼宇烈说：“蓄德以安身，修身以立命。”安

身的根基在于积蓄德性，立命的根基在于修养

身心。《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为本”，既不是把修身看成少数人的雅好，

也不是跳过个人修养，而是把修养身心作为人

生大厦的根基。进一步，修养之要在于诚、敬

二字。诚是不自欺、不妄为，敬是不怠慢、不放

荡。对于工作岗位上的人而言，敬岗位、敬规

则、敬他人，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和进行人际

交往，便是诚敬与修养的当下落实。

董仲舒说“凡物必有合”，必有上下、美

丑、昼夜。承认事物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就

不容易走极端，就不会欲于此而恶于彼。楼

宇烈讲，欲望与资源“相持而长”，如此方能

“役物而不役于物”。进一步，他对“留余”的

重视表达了对物欲的超越与不透支自然、不

透支他人、不透支子孙的关切。如此，物我之

间便能相互作用、相互成全、相互长养。

面对世事的无常与人生际遇的不定，楼

宇烈常提“尽人事，听天命”。这并非消极的

“宿命论”，而是在不确定的遭遇中把握确定

的自我努力。人生在世，需尽己所能而无怨

无悔，锻造自我而不怨天尤人。所谓安身立

命，就是将身安在岗位上，命立在责任里。

楼宇烈讲“维齐非齐”：真正的平等不是

按同一个标准把所有人锻造成同一个样子，

而是承认差异、尊重个性、进而各尽其能。对

待文化也是如此，学习西方文化，不能“食洋

不化”；弘扬传统文化，也不能“食古不化”，需

“择其善者而明用之”，使各种文化服务于主

体的成长与提升。君子是人人可学习、可达

致的现实人格，普通劳动者把本分事做好，把

平常心持住，把德性人做成，就是当下君子。

先生虽已远行，然其文字将长存于世。

《楼宇烈人文四书》不是象牙塔里的玄谈，而

是一位哲人把传统送回当下的努力。捧读

“四书”，如先生之语娓娓道来，那份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深情与自信，那份让传统回到

日常的殷切期望，依然跃然纸上、感人至深。

愉快而通透的人生何以可能
——基于《楼宇烈人文四书》的思考

周末书市人气旺

写出独有的温度与担当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新近面世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五峰山下》（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跳出工业文学惯常聚焦车间生产、改革攻坚的叙事视

角，把聚光灯投向一座常常被忽略的“连心桥”——企业工会。

作为国内近年为数不多的以工会组织、工会干部为主线铺陈全

篇的长篇作品，它试图填补职工文学、工业文学版图里的一块

空白：不再只写厂房的轰鸣、产业工人的劳作，而是书写工会

“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职能如何落地生根，记录国企改

革浪潮里，工会独有的温度与担当。

作者周懰伟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一名工会干部，四十余

年深耕一线。故事落脚于大型国企开来集团，笔墨不追逐宏大

口号，而是俯身走进工会干部群体中，为千千万万专兼职工会

干部立传。小说塑造了以尚国栋为代表的鲜活群像，他们不是

悬浮的符号，而是奔走在班组之间、扎根职工身旁的普通人。

质朴平实的文字里，叙事顺着工会日常工作缓缓铺展：劳

动竞赛擂响战鼓，“五小”创新点亮匠心，职工书屋浸润书香，劳

模培育薪火相传。在一桩桩具体事务、一段段凡人故事之中，

作品自然铺展新时代工会开拓奉献、心系职工的底色；同时将

地域风物、人文脉络、城市变迁融于故事肌理，让工业叙事有烟

火、有山河、有岁月流转。

这是一位老工会人交给工会事业的答卷。他试图回答三

个朴素的问题：工会是什么？工会干什么？工会怎么干？在

党建带工建的格局之下，工会正是党政与职工之间面对面、心

贴心、实打实的纽带。《五峰山下》写的，是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的生动实践，是工会力量托举企业和谐稳定、护航高质量

发展的真实图景。山不语，峰为证，工会人的奔走，便是厂房

里最温暖的回响。

一部回望故乡之书
——读徐迅散文集《山心水目》

姚爱云

在皖西南，藏着一座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小城——潜山。这

里是“皖国古都”，也是安徽简称“皖”的源头。春秋时期的皖山

皖水，孕育了这片土地的灵秀；而那座横亘城西、以“雄、奇、灵、

秀”著称的天柱山，更是汉武帝祭拜的南岳，李白曾在此留下

“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的千古绝唱。这里不仅有摩崖石刻

上的“石上史诗”，更有流淌在岁月里的烟火人间。

这里也是作家徐迅的故乡。对于每一个离开故土、在城

市中奔波的游子而言，故乡往往是一个被折叠在行囊深处的

名字。我们走过千山万水，看过无数风景，却总会在某个疲惫

的瞬间，被一阵似曾相识的微风、一缕熟悉的炊烟，轻易地击

中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回望，是跨越千

山万水的共鸣。如果你也曾被这种情绪深深牵绊，那么徐迅

的新书《山心水目》（安徽文艺出版社），或许就是你安放这份

乡愁最温柔、最深情的归宿。

作为一部被作者深情称为“回望故乡之书”的散文精品

集，《山心水目》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场关于故乡、时

光与生命哲思的温柔跋涉。徐迅从潜山的乡野一路走到北

京，出走半生，忘不掉的是故乡的山水和人，停不了的是书写

故土的笔。在这本书中，他以温润而深邃的笔触，将大人生写

于小散文之中。

翻开第一辑“天柱散章”，你仿佛能直接呼吸到故乡的元

气。徐迅笔下的天柱山，不再是旅游手册上冰冷的景点，而是

有呼吸、有脉搏的生命。《山心水目》《天柱石》《天柱山瀑布》

《石牛古洞》《三祖禅寺》……他仿佛与天地自然相融合，用极

具灵性的文字，写出了心目中故乡一山一水的美与灵。

如果说天柱山是潜山的脊梁，那么皖河便是潜山的血

脉。第二辑“皖河散记”是全书最触动人心的经典之作。《油菜

花的村庄》《栽树的事》《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皖河的年》……

在这一组文字里，作者身心与“皖河”血脉相通。他用真挚的

情感和朴实的语言，叙述着故乡的人与事。

循着山水与人情，第三辑“皖地风流”将我们的视线引向

了更深邃的文化脉络。《孔雀徘徊的地方》《撩我乡思是黄梅》

《戏乡记》《想起了雪湖藕》……作者着眼于“皖地”的风雅人

文，对其进行美学意义上的观照。既有绵绵不绝的乡思，又有

熠熠生辉的文采，在探幽访古中见历史兴替，在读书感悟间得

智慧启迪。

群山潜伏。潜山是大家的，而故乡是徐迅自己的。徐迅

几乎写全了他故乡的风物。在徐迅的笔下，思乡不再是抽象

的情愫，而是具象为屋檐上的霜雪、远山的身影；怀人亦非遥

远的追忆，而是与亲人故友的无声对话……

10 月 31 日，由四川省广安市新华文

轩组织的“周末书市”在广安市吾悦广场开

市后，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在这里选购、翻阅

图书，伴着书香度周末。

本报通讯员 邱海鹰 摄

58 岁甘肃家政女工李文丽出版第二本书《地里的洋芋开花了》，她说——

文学带我飞到从没想象过的地方
本报记者 吴丽蓉

李文丽最近很忙。

11 月 3 日，2026 敦煌论坛“新西部文艺视

域下的敦煌书写”分论坛上，她和知名作家们

坐在一起，谈敦煌、谈写作；11 月 4 日，她又出

现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教室里，和师生代表分

享自己的新书。

她的第二本书——散文集《地里的洋芋

开花了》，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个围着

锅台转了半辈子的农村妇女，因为写作，走上

了敦煌的论坛、大学的讲台。“文学带着我

飞。”李文丽对工人日报记者说，“飞到了我从

来没有想象过的地方。”

地里的洋芋开花了

11 月 4 日 19 时，西北师范大学致诚楼的

教室里座无虚席。这场由该校中外写作中心

主办的新书分享会，主角是李文丽。分享会

的海报上印着一句话：“我是地里长出的孩

子，洋芋也能开出花，开出来也是美丽的。”

《地里的洋芋开花了》收录了李文丽近年

来在手机屏幕上敲下的数十篇散文随笔，书

中还配了她自己画的插图。她的上一本书

《我在北京做家政》聚焦城市家政工的生存状

态，这一次，她把目光投向了陇东故乡的沟壑

梁峁与亲人日常：独自留守家园、把菜园子侍

弄得热气腾腾的婆婆；辛劳一生、晚年得了阿

尔茨海默病，却拿着女儿的书逢人便夸耀的

母亲；老成厚道的大哥、忍辱负重的三哥……

她也写村里那些命运坎坷的女性——逃离村

庄的米花、童年伙伴巧巧，她不评判，只是以

“她们中的一员”的身份，把那些说不出的苦

楚一一打捞出来。

书名是她自己起的。李文丽向记者解

释：“洋芋开花特别短暂，农村人在地里忙忙

碌碌，好多人都不关注洋芋开花。我们家种

洋芋的地不是平整的好地，都是边边角角的

地，随便种一些，长在野草堆里，不被人发

现。”她顿了顿又说，“可我小时候最早接触

的就是洋芋开的花，觉得它特别漂亮，像绸

缎一样。”

书的封面也是她画的：油画棒画的大西

北，地里长着野草，角落里开着一些白色的

花。洋芋的花，就像普通农村妇女的人生底

色：毫不起眼、不为人知，朴素坚韧，自有倔强

的生命力。

《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评价这本书：“地

里的洋芋开花了，她的人生也在慢慢开花。”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李云雷评价，新大众

文艺就是要“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口”，让每

一个人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分享会上，有

学生听完李文丽的故事后说，平时常常沉迷

于刷手机、看视频，听了之后觉得也要有所

改变。

“50多岁，我好像才长大”

李文丽 1968 年出生于甘肃省平凉市崇

信县冉李村，初中学历。她喜欢唱歌跳舞，喜

欢看书，但在 2017 年之前，她从未拿起笔来

写过东西。

改变源于一篇文章。2017 年，她在手机

上读到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开篇第一句

是：“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

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句话击中了她。那年

春天，平凉市妇联到村里动员农村妇女到北

京做家政，她报了名，一个人来到北京。

每个周末她有一天可以休息。她在手机

上搜到了为家政女工服务的公益机构“鸿雁

之家”，在那里，她第一次登上家政女工艺术

节的舞台唱歌跳舞；2018年，她又找到了范雨

素所在的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当时她在海

淀做育儿嫂，从海淀到六环外的皮村，坐车来

回要 4 个多小时，可她每周六晚上雷打不动

去听课。北大教授、文学刊物主编等人利用

休息时间免费给工友们讲写作。“50 多岁了，

才觉得自己好像懂事了一样。”李文丽说，“我

来到北京，很幸运地上了一个免费的大学。”

白天在雇主家洗洗涮涮，晚上躺在床上，

她就在手机上写。2023 年，她注册了公众号

“梦雨的梦”，不打草稿，直接在上面写。

她不光写，还画。 2020 年，在养老院照

顾老人时，李文丽开始画画。一位画家志愿

者看了她的画，送她彩铅和画纸，鼓励她画下

去。在雇主家，家政女工的头发要紧紧扎起

来，睡觉都穿着宽大的家居服；可在她的画

里，她和姐妹们头发飞扬，穿着最鲜艳的裙子

跳舞、干活。“我的姐妹们都和我一样，干着很

苦闷的工作。”她说，“但在我的画里，我想让

她们很轻松、很自由、很放飞。”

从 2018 年至今，她写下几十万字，画了

400 多幅画。 2025 年，她的《我在北京做家

政》由读者出版社出版，文字质朴、干净，后被

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以前在老家，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别人

叫我，都是谁谁媳妇、谁谁的妈。”李文丽说，

“现在因为遇上了好的时代，大家知道了有一

个人的名字叫李文丽。”

“文学带着我飞”

2024 年，李文丽脚受了伤，加上孙子出

生，她回到甘肃老家。离开时她哭了，以为这

辈子不会再来北京了。

但没想到，因为写作，她一次次被请了回

来。“不但来了北京，还去了上海、深圳、山东、

四川、辽宁。文学带着我一次次走到更远的

地方，见到了以前在书本里、网络上见到的那

些人。”

今年 11 月，她第一次到敦煌。“飞机在敦

煌上空快降落的时候，我的心激动得一直跳，

好想打开窗子看一眼敦煌的上空。”她说，“我

年轻的时候唱过一首歌《飞天》，那一刻，我觉

得我就像飞天一样。”

在西北师大，有博士生、研究生对她说，

她像自己的妈妈一样，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

努力，让他们感动。她却说：“人家是博士生、

研究生，还说向我学习，让我惭愧又感动。”

从“苦命”到“幸福”，阅读是李文丽人生转

变的重要原因。小时候，村里搬来一户城里人

家，两个女孩手中的小人书勾了她的魂。她摘

了自家园子里还没熟透的桃子、杏子，偷偷塞

进她们的书包，只为借一本《马兰花》来看。

热 闹 之 中 ，她 时 常 感 觉 惶 恐 。“ 我 的 心

胸越来越宽阔，但同时，我的内心又特别惶

恐……我越走得远，见的人越多，越感觉到自

己的不足。”她曾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作家

这两个字对我而言，像一顶不合头的帽子，戴

着既沉重又别扭。”她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眼下，李文丽正在写一部新的散文集，写

她的故乡——村口有几棵又高又粗、长了多

年的大柳树，鸟儿在上面跳跃鸣叫。“我最期

待的，还是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大家满

意。”她说。

新大众写作故事⑤G

阅 读 提 示
58 岁的甘肃家政女工李文丽，最近出版了第二本书《地里的洋芋开花了》。2017 年，

她从老家来到北京做家政，在公益机构和文学小组里重新拿起书本，写下几十万字，画了

400 多幅画。从围着锅台转的农村妇女，到走上敦煌论坛、大学讲台的写作者，她说：“文

学带着我飞，飞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地方。”


